
你好，重庆

仿佛是你站在春天的山岗发出的
邀约
走进重庆
江风掀起山城簇拥的花影
轻轻一嗅
我便卸下尘世的灰尘和重负

磁器口潮涌的人群中
他们地道的吆喝沾着蜜糖
一开口，就甜了一条街的春天
吹一口气，就熏香了一条嘉陵江

仿佛是重庆人把热情晒成了辣椒
火锅的红油沸腾了我的舌尖
有人醉成了不肯入睡的归人
翻来覆去地细数树上的鸟鸣

洪崖洞向江水倒出层叠的灯火
吊脚楼影影绰绰藏着好看的幺妹
来吧！就像嘉陵江和长江
让我拥抱你，你拥抱我

毋庸置疑，重庆是美的
我翻遍所有的形容词亦写不出
而这些美
亦是我热爱人世间的
最好理由

奔赴

她们从不辜负春天
一朵朵地，浓妆或淡抹

像赴一场盛宴
直至在一场风里起舞后凋落满地

一左一右的嘉陵江和长江
逶迤而至朝天门
它们朝着一个方向
汇合着奔向更远的远方

古老望江楼的码头两边
每一声吆喝均标上现实的价码
而“三千尺的桃花流水”
依然在一首诗中被反复吟诵

初遇嘉陵江

或许正是时候，你来到了这里
认识它，才知道
你必须涉另一条江而来，
一条江和另一条江的千丝万缕

你必须在一个氤氲的月夜
指认一棵与众不同的树
你必须在一条索道上
迅疾地指认一朵浪花和层叠的灯火

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清楚
江畔边那些新城楼宇和
裸露江岸边的漂亮石头
那只有一再地打开高清镜头

青石板铺就延伸的码头
有燕子从茶楼牵引出窈窕的视线
青山隐退
环绕的雾霭，虚化你的模样

“含烟带月碧于蓝”流传很远
江与江在这里和解
在嘉陵江，你把它想象成怀抱
你不仅想掏出手机
你更想掏出身体里的雷鸣、闪电
花朵、鸟鸣
和着波涛一起顺流而下

在望江茶楼

我们是沿着磁器口
青石板走向望江码头的
隐约有马蹄声从旧光阴传来
青石板不再平整

我们停驻在望江茶楼
呷一口清茶
旧事浮了上来
再呷一口
有新燕从檐下斜飞了出去
牵引出窈窕的视线

你推开窗
春天就扇着尾羽扑棱着过来了
青山如黛，像极了在水之湄的女子
环绕的雾霭，虚化你的模样

尘封于心中的往事和沟壑
随着江面的波纹一层一层漾开
时光策马远去
那只新燕又衔来了青草

（作者系湖北省当阳市作
协主席）

山脊线

对始终笔直的道路
我一直保持警惕
而宁愿把盘山路认作兄弟
每一个回头弯
都是一次呼吸

当雾气从谷底翻涌
一浪一浪扑打峰顶
我的肋骨间
就长出新的根须

天亮前
弯道忽然松开自己
露出昨夜积攒的
全部 悬崖

望春的人

他把身体弯成引水渠
等自己融化

山桃开在背阴面
花瓣上栖着
去年的雪

有人喊他
他回头
整个坡地就倾斜了

再转过去时
塑料大棚正学习发芽
而他看见
冻土里有一根火柴
刚刚划亮

雨站

屋檐学会了倒立
于是雨水
有了新的故乡

石阶数了数
自己缺了的那一截
和上游失踪的卵石
共用着同一道疤痕

蹲下来系鞋带时
一列运煤车正经过隧道
它带走的黑暗
刚好够一个村庄
把炊烟重新点燃

（作者系二级研究员、编审、
高级经济师）

大巴山望春（组诗）
□杨树弘

抒写雨

你，到来，得到人们的呼应
与情绪同步，或守住悲伤
我们的爱，类同
你的到来，拉回一颗耕犁的心
按住钟鼓，飘浮的梦境
你的到来有强心剂的妥帖
让我回到俗世，感谢自己
得到余生的原谅

五色

五色梅喜阴又爱阳
开在悬崖
探出的身子，接受风的洗礼
潮湿的气流卷起热爱

和不为人知的一面

它们极易脱落，且顽强如枷锁
一株开出五色，每一朵那么小
那么小地簇成一大朵。一只飞虫
飞过来，两只、三只……
五色梅，五色，飞虫飞
它们嬉戏玩耍、相互跟随又分离

接近

长江此刻平静，除了
船舶的马达声和偶尔的
鸟啼，波涛唱着小曲
哗哗前行
江水亲切地让我接近
我走近一些，你跟进一些

我加快脚步，充满期待
到达你的身侧
陌生感撞击而来
除了江水滔滔，无物可触
这是我没想到的，慌张
身外，江河依旧，空气畅流
苍鹭感知周围的异动
对于陌生，只要靠近，便会飞离
我成为自身的闯入者
为避免太阳直射，站进阴影
看石头堆积，阳光、风和
流水为石头塑形——
石头疼痛
石头改变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接近（组诗）
□蒋艳

晴天好，还是雨天好
它们一样哺养万物生灵
一样滋养着山城的两江四岸
黎明总是比城市醒得更早
与它一同抵达的
还有一声接一声地清扫

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
一位微胖的中年妇女
每天黎明清扫小区过道
每天深夜清运垃圾
与晴雨无关

他们分食同一块面包、同一瓶水
低头为一群搬家的蚂蚁让路
他们将生活擦拭得如此明亮
却忘了擦拭自己

我们彼此路过，又彼此相望
我闻到过他们的汗味
也粘染到他们携带的花香
我们似乎并无关联

一群麻雀在他们身后跳跃
小区很亮，天空很暖
晴天如此，雨天也一样
今天与昨天何其相似
今天与昨天多么不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晴天与雨天
□黄裕涛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华坪，有一棵桃树
亭亭而立，花枝夭夭
年岁几许，无人知晓
它守在山岔路口
看行人来去，驻足留影
我曾在树下，轻轻问：
你冷吗，你热吗？
你牵挂什么，欢喜什么？

我知道
春风是它的爹
春雨是它的娘
双亲未归，它便沉默
像极了故乡留守的孩子
日晒风吹，岁月无声
树干，早已染上风霜

今岁，听闻春风春雨将至
我特意赶去与它重逢
花开的声音，温热而清脆
如一首轻轻的歌谣
朵朵盛放，素靥生香
多像我失散多年、年少的姐妹

我有个奶妈叫冉素碧

华坪，我有个奶妈
她的名字，叫冉素碧
年岁高龄已八十
膝下儿女成行，却无人近身照看
朝暮与邻里相依
寒来暑往，唯有鸡鸣犬吠作伴

人世的苦，恰似土里的苦荞根
纵经沸煮，也熬不出半分甜
所幸尚有一身自由，满院清风
便是她此生最安稳的福

一生不曾才高八斗，亦未鸿鹄远志
只以劳动为本，平凡度日
五谷杂粮肚里，自有绵长的滋味

你曾如滴水岩的甘泉，施救他人
一九六二年那个深冬
我离开饥瘦如柴的母亲
一头扑进了你温暖的怀抱
如今，你的乳汁早已干涸
可当年那份哺育的温情
依旧在我血脉里，滚烫流淌……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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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重庆(组诗）
□王雪莲

华坪，有一棵桃树
（外一首）
□孙江月

搁浅的渔船
□周荆沙

静卧沙滩
暂忘昨日乘风破浪
锈迹爬满渔仓
海浪拍不醒沉睡的心脏
铁锚陷进温柔沙床
沧桑是游人相片里的风光
船灯熄灭旧时锋芒
谁懂它搁浅的迷惘——
那回不去的海洋

搁浅的渔船
等待台风的救赎
只有暴怒的海浪
才能送它回归来时的航向
去迎接潮来潮往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春天里的秋天
□郑劲松

不只秋天才有零落
春天的落叶在追忆或预演
秋天的年华

这不是叹息，而是赞美
俯身大地，让新生的枝叶更加茂盛
不是死亡，而是换屏
让更年轻的演员登台亮相

在绿与黄之间，金色的闪耀之后
让嫩叶，更好地接受阳光的沐浴

永远记得母亲最初的叮嘱
记得出发，记得回归
记得哪天种下自己，长大后
要在这天以金色的叶片回报大地

那还伤感什么
转身的背影如此美丽
还失望什么
春天与秋天互相包孕
还迷茫什么
做一棵树吧，永远连接
你的大地与天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山城烟火
□山琥

嘉陵江晚风，裹着火锅醇香
漫过穿楼轨道，轻拂磁器口青墙
春晚旋律轻扬，共鸣一寸入肠
碰落千万人，眼底滚烫的光

我们皆是过客，负囊闯荡
别过老巷麻将，与孃孃悠长吆喝响
异乡霓虹之下，吞咽孤独与慌张
念着小面热辣，念着一句“莫慌”

深夜写字楼，灯光拉长老影茫茫
藏着“硬是不容易”，与未说的伤
所有奔忙，都藏着相似的模样
一句“原来你也一样”，便卸下心防

共鸣如檐下细雨，温润寻常时光
是老裁缝多缝几针，笑说“不存在”的坦荡
是志愿者递出热粥，驱散冬日寒凉
是隔着重山沧海，为陌生人点亮微光

张桂梅的坚守，黄文秀的滚烫
诉说着人间善意，从来都一样
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心怀滚烫
这份慈悲，便是最动人的回响

我们都是孤独刺猬，披甲闯荡
唯有同频之人，懂心底柔软与晴朗
南滨路并肩看江，不语亦自安详
老茶馆一杯热茶，一句“雄起”有力量
不必追问，不必牵强
懂你的人，自会穿越人海，与你相望
一如巴山蜀水，温润绵长，岁岁如常

共鸣是春山桃香，是夏日常冰粉凉
是秋桂糕清甜，是冬夜烤薯滚烫
是勐巴娜西的歌，裹着共同向往
是山城人骨子里的热爱，热烈坦荡
那些坚守的身影，那些无声守望
在烟火人间，生出温柔回响

志同道合者，自会携手同向
不问前路风霜，只念初心滚烫
史铁生说，生命的意义，在向内生长
我说，共鸣的意义，在烟火里同往

巷口小面摊，仍亮着暖黄灯光
街坊相见，笑问“吃了没得”的寻常
两江汇流奔涌，载着岁月悠长
我们在烟火同频，在岁月共鸣
不慌不忙，向阳生长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理事）

窗外，雪花静静飘落
如天空洒下的白色诗歌
每一朵，都是轻盈的诺言
却在我未看的瞬间，轻轻消逝
我凝视着内心的深渊
未曾抬头，望向那飘雪的窗沿
雪花，仿佛也懂得我的沉默
没有停留，也没有多看我一眼

你在窗外，自由飘舞
是风的使者，还是冬的恋人

我在室内，思绪万千
是孤独的守望，还是内心的囚禁

我们，像两条平行的直线
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延伸
偶尔交集，也只是短暂的瞬间
然后，又各自奔向那遥远的天边

你缓缓落下，无声也无息
如同我的思念，深藏心底
她或许也在寻找一个归宿

只是那不是我，也不是这片天地

我闭上眼，感受雪的凉意
仿佛能听见，她轻轻地叹息
她，或许也在诉说着什么
只是我未曾倾听，也未曾在意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
我早已随着阳光洒下
成为一片空白的记忆
随雪花一起，融化在了那个冬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初雪
□陈建宏


